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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现代汉语中“不＋Ｎ”格式有多种表现形式，格式中的名词具有典型性、所指任意性以及语义相关性的特点。

“不＋Ｎ”格式具有构式性质，并体现了语言的象似性和主观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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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代汉语中，名词一般不受副词修饰，这几乎是一条普遍被认同的语法规律。然而，在实际的语

言运用中，却存在着在名词前加否定副词“不”的语言现象，徐连祥从自指、旁指、不确指等方面对之做

出过精彩分析［１］，徐先生的研究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，笔者试着从表现形式、名词的性质和主观性、象

似性等方面加以探讨，以求得对这种语言现象的进一步认识。

１　“不＋Ｎ”格式的不同表现形式
“不”可以单独用在名词之前，也可以对举用在名词前，主要有５种表现形式：（１）不 ＋Ｎ；（２）Ｎ１不

Ｎ１，Ｎ２不Ｎ２；（３）Ｎ不Ｎ；（４）什么Ｎ不Ｎ；（５）不Ｎ１不Ｎ２。下面分别讨论。
１．１　不＋Ｎ

副词“不”直接修饰名词，这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多见，但近年来呈上升趋势。根据名词的特点，又包

括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是其中的名词是较为典型的名词，例如：

（１）……或者说，这个仙女呢，你看看她老公，长得真不春风，年纪大，黑，个头矮脚稻草似
的，成分又高，嫁给他图什么哟，还不是图男人条件好。（阙迪伟《仙女》）

（２）我已经很不男人了，我一辈子都不会成功。（安顿《绝对隐私》）
以上例子中的“春风”、“男人”等是典型的名词，其前面都出现了否定副词“不”，这些名词受“不”

修饰，可视为名词向形容词功能的一种拓展。它们与普通名词受程度副词“很、太、特”等修饰相类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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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的名词多少带有形容词的特点，有向形名兼类词发展的趋势。邢福义认为“很淑女、很牛皮”之类

是形容词性结构槽，“很＋名词”是形容词性的说法［２］。这些名词虽为名词，但内涵丰富，多表示“具有

Ｎ一样的品格或性质特征”的意义，其品格或性质特点可以用多个形容词来概括。刘正光、王燕娃认为
“不＋Ｎ”中的名词多为具有特征意义的抽象名词，或者是具体名词表示特征意义，或者是积淀了一定附
加意义（特征意义）的名词［３］。如上述例（２）中的“男人”具有健壮、刚强、勇敢、果断、仗义等品格，“这
个男人特流氓、特瘪三”中的“流氓、瘪三”与之类似，具有下流、无耻、寒酸、落魄等特点。以上各例中的

“不＋Ｎ”分别作补语、谓语和定语，其句法功能与“不＋Ａ”相类似。
另一情况是名词在向形容词功能拓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，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形名兼类词了。例如：

（３）因为字比较潦草，有的字写得也不规范，看了一会才闹清上面的内容。（陈桂棣《中国
农民调查》）

（４）他回忆说：“上中学时正逢文革，我一看见钢琴就不礼貌地闯进去弹，为此没少有写过
检讨。”（《１９９４年报刊精选》）
以上各例中的“规范”“礼貌”表现出形容词的语法特点，是典型的形名兼类词，从意义上看，它们表

示人或物的性状，从语法特点上看，它们受否定副词“不”修饰后，作补语（如例３）和状语（如例４），作补
语和状语是形容词的典型特征。

上述两小类名词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５版在标注词性时做了不同的处理，前者标注为名词，后者则
根据不同的义项分别标注为名词或形容词。例如，“规范”在表示“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”义时标

注为名词，在表示“合乎规范”义时标注为形容词［４］５１３。

１．２　Ｎ１不Ｎ１，Ｎ２不Ｎ２
有时候，两个“Ｎ不Ｎ”对举着使用，组成“Ｎ１不Ｎ１，Ｎ２不Ｎ２”格式。这一格式意在通过否定同一

集合中的某几项来表示既非此又非彼，界限不分明的模糊对象。例如：

（５）张金龙冷笑说：“人家把我弄得人不人，鬼不鬼的，我不干了！”（袁静《新儿女英雄
传》）

（６）瞧他那个打扮儿，僧不僧，道不道的，像个什么样！（《现代汉语虚词例释》）
这类格式在现代汉语中比较常见，它们只能以对举的格式共现，而不能以单独的形式出现，如例

（５）不说“人家把我弄得人不人，我不干了！”、“人家把我弄得鬼不鬼的，我不干了！”等。
这种由否定副词“不”和名词构成的对举格式在句中可以作谓语、定语、状语、补语等多种成分，但

很少作主语、宾语。如例（５）中“人不人，鬼不鬼”作补语，例（６）中的“Ｎ１不Ｎ１，Ｎ２不Ｎ２”可以认为是
作谓语。再如：

（７）莎莎抽泣起来：“大宝又被送回猜神病院．难道你还要我过这种寡妇不寡妇，妻子不妻
子的生活吗？”（李国文《花园街５号》）

（８）只见她男不男，女不女地扯开嗓门大声唱起了“十八摸”。（叶夜心《不男不女》）
以上例（７）中的“寡妇不寡妇，妻子不妻子”作定语，（８）中的“男不男，女不女”作状语。需要指出

的是，这类格式之后常出现语气词“的”，如例（５）中的“人不人，鬼不鬼”后的“的”就是一个语气词。
有时候，这类结构中的Ｎ可以省略其中不重要的语素。如：

（９）母不母，子不子，这种奇妙的关系是多么令人费解，又是多么令人神往！如此母子就
是朋友加向导！（网络文学作品《如此母子》）

在“母不母，子不子”中，补出来应当是：母亲不母亲，儿子不儿子。但其中在“母亲”这两个语素中，

“母”的重要性远超过于“亲”，“子”的重要性远超过于“儿”。也就是说，“母”我们可以知道它指代的是

“母亲”，而如果单独出现一个“亲”，我们有可能认为其指代的是亲戚，而非“母亲”，“子”也可以作类似

分析。

１．３　Ｎ不Ｎ
有时候，“Ｎ不Ｎ”也可以单说，而不需对举着使用。例如：

（１０）“万一是条毒蛇呢，不是留着它害人吗？”“得了，咱们抓蛤蟆要紧，管它毒蛇不毒
蛇！”（袁静《金钥匙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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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１）我想到了个理由：她是要把以前夏家父子那点地位恢复了来，可是放在她自己身上。
不过，不管理由不理由吧，这件事太滑稽了。（老舍《柳屯的》）

这种格式虽然不需要像上一类那样对举着使用，但也是有条件的，它前面一般要加上“管它”、“不

管”等连接成分，而且，其中的名词Ｎ总是在上文中出现过的。如例（１０）中一个说“万一是条毒蛇呢”，
另一个说“管它毒蛇不毒蛇！”这类由连词“管它、不管”跟“Ｎ不 Ｎ”组合而成的格式隐含了说话人对对
方提出的看法所采取的“不在乎、无所谓”的态度［５］。

１．４　什么Ｎ不Ｎ
有时候，在“Ｎ不Ｎ”前加上“什么”，可以构成“什么Ｎ不Ｎ”格式，表示对说话人提及的Ｎ表示不满

意、不在乎或加以否定。例如：

（１２）你别跟我来宣传了，什么红叶不红叶的，反正我今天不想去。（《现代汉语虚词例
释》）

（１３）什么条件不条件的，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嘛。（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）
这种情况与上一类相类似，有时候，这两种格式还可以替换，例如，下面两例中的“Ｎ不Ｎ”都可以换

成“什么Ｎ不Ｎ”格式，替换之后，并不影响句子意思的表达：
（１４）朱老忠说：“老英雄不老英雄，反正退回十几年去，有三五个人，走不到咱跟前。（梁

斌《红旗谱》）

（１５）错误不错误的，以后小心就是了。（《小说选刊》）
１．５　不Ｎ１不Ｎ２

两个相关的名词组成“不Ｎ１不Ｎ２”格式，可以表示“既不像这，也不像那，一种不满意的中间状态”
的意义，例如：

（１６）不慌不张的，不山不水的，就是那样淡淡的一个念头，就足以让白流苏落魄了一个下
午。（于青《香港的白流苏》）

（１７）（小泥帽）是爷爷的朋友从法兰西带回来时送给他的，不中不西，我在窗纸洞里看见
只想笑。（王奇君《母亲新婚时》）

这里的两个名词必须具有某种相关性，如例中的“山、水”相关，“中、西”都是表示方位的。

不仅如此，而且“不Ｎ１不Ｎ２”之间还有一定的顺序，只能说“不中不西”，没有说“不西不中”的。
张欣指出，人类是直立行走的动物，身体结构和地球引力的相互作用使人形成了上下、前后和左右等空

间概念［６］。空间概念是人的经验之一，构成了理解其他概念的共同基础。因此按照人类中心说的理

论，一切知识都是从认识人自身开始的，人的最初感知都是从认识自身的运动和空间环境开始的。在这

里说话人显然是自己的国家即中国作为中心，作为出发点的，因此发出了“不中不西”的说法。

有时候，“Ｎ１不Ｎ１，Ｎ２不Ｎ２”格式可以转化为“不Ｎ１不Ｎ２”格式，如上述例（５）、例（８）就可以分
别转化为：

张金龙冷笑说：“人家把我弄得不人不鬼，我不干了！”

只见她不男不女地扯开嗓门大声唱起了“十八摸”。

从经济性性原则来看，这类“不Ｎ１不Ｎ２”结构比“Ｎ１不Ｎ１，Ｎ２不Ｎ２”结构更为简单，因此在书面
语和口语中也更为常见。

２　“不＋Ｎ”格式中的名词
２．１　名词的典型性

Ｔａｙｌｏｒ专门讨论了各种语法范畴的典型性问题，把名词的典型性特征依次归纳为：离散的、有形的、
占有三维空间的实体＞非空间领域的实体＞集体实体＞抽象实体［７］２３１。名词的这种空间性的强弱似乎

对“不”后的名词不造成任何影响。如从例句中可以看出，例句中的名词可以为典型名词，如“人”和表

“人”义的词语“僧、道”等；也可以为抽象名词，如“学问、条件”等。

２．２　名词所指的任意性
名词可以专指，也可以任指。那么以上格式中名词的所指是什么呢？上述格式中的名词是任指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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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在其前不能加描写性词语和限制性词语，也不能加数量词，同时不能加入“这／那”等指示代词。这
里以“不男不女”为例：

不一个男不一个女　　　　　　不漂亮男不漂亮女
不这个男不这个女　　　　　　不从德国回来的男不德国回来的女
正因为其中名词所指是任意性的，因此会存在“不Ａ不Ｂ”与“不ＡＢ”相互替换的情况，如：

（１８）听了这些消息，恩特整三天不言不语。（王蒙《球星奇遇记》）
（１９）詹牧师一个劲洗菜，不言语。（史铁生《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》）

例（１８）中的“不言不语”如果换成例（１９）中的“不言语”之后，它们在语义上没有任何变化。
２．３　名词语义的相关性

这是就“不Ｎ１不Ｎ２”、“Ｎ１不Ｎ１，Ｎ２不Ｎ２”两种格式来说的。这类格式中的“Ｎ１”和“Ｎ２”在语义
上是有关联的。一般来讲，它们同属同一个语义范畴：要么同属时间，如“古今”，形成“不古不今”。要

么同属衣服，如“衫履”，形成“不衫不履”。要么同属才能，如“文武”，形成“不文不武”。不属同一语义

范畴的就难以形成上述格式，如不说“不古不文”、“不今不武”。

３　“不＋Ｎ”格式的语义特征
３．１　“不＋Ｎ”格式具有构式性质

“构式”在汉语界和外语界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，汉语研究中也被称作“框式结构”，“典型的框式结

构，指前后有两个不连贯的词语相互照应，相互依存，形成一个框架式结构，具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特定

的语用功能，如果去除其中一个（主要是后面一个），该结构便会散架；使用起来，只要往空缺处填装合

适的词语就可以了，这比起临时组合的短语结构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。就好比现代化的楼房建造，常常

采用的框式结构一样，简便、经济、实用、安全。”［８］

从语法上来说，“不”一般只能否定谓词，不能否定体词，所以当“不”后面出现体词时，这个体词就

被临时赋予相关谓词的意义，“不＋Ｎ”一起可以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［９］。Ｎ这个临时义并不是 Ｎ的词
汇义，而是它的语用义。Ｎ的这个临时义是在“不 ＋Ｎ”构式中获得的，我们称它为构式义。构式中的
“不”和“Ｎ”互相依存。例如：

（２０）这个人很不女人。
其中的“女人”在“不＋Ｎ”的构式中被分别赋予了“有女人味”、“像个女人样”等构式义，而这些意

义并不是“女人”的词汇义。

另外，当“不＋Ｎ”结构受程度副词“很”、“非常”“真”等修饰时，其相应的肯定句也是一个类似的构
式，Ｎ在“很／非常／真＋Ｎ”构式中也会获得同样的构式义。例如：

（２１）你真三八。
这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句口语，“三八”是个借代用法，代替“长舌妇”，“真三八”的构式义为“真多

嘴”、“爱说闲话”。

如果一个构式经常使用，就会固化下来，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也不会感觉不合语法。例如：

（２２）这个人说话很官腔。／那位领导说话一点也不官腔。
这里的“很官腔”和“不官腔”大家一看就明白，甚至很难换成“很”或“不”加形容词的说法。这是

构式表达简洁明了的表现。

３．２　“Ｎ”和“不Ｎ”可构成话题和述题的关系
“Ｎ不Ｎ”格式的“Ｎ”和“不Ｎ”可以构成话题和述题的关系，如例（９）的“母不母，则子不子”可以理

解为“如果作母亲的不像母亲，则作孩子的也不像孩子”。这里的“母”和“不母”，“子”和“不子”分别构

成话题和述题关系。作话题的“母”和“子”侧重它们的外延意，而述题中的“母”和“子”则是它们的内

涵意。古汉语也有这样的例子：

（２３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
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可译为“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。”这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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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君”和“不君”、“臣”和“不臣”、“父”和“不父”、“子”和“不子”均为话题和述题的关系。

以上相应的肯定形式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可译为：“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，做臣子的要像臣

的样子，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，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。”两个“Ｎ”连用同样表达话题和述题的关
系。但这种构式在现代汉语中已很难成立了，例如“人不人，鬼不鬼”不能说成“人人，鬼鬼”。

３．３　“Ｎ不Ｎ”在偏正复句中常作偏句
“Ｎ不Ｎ”在偏正复句中常作偏句，如例（１３）什么条件不条件的，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嘛。相当

于一个无条件句，可理解为“不管有没有条件，我们都要……”。例如：

（２４）什么领导不领导的，人人都要接受检查。
可以理解为“无论你是不是领导，都要接受检查。”“尽管你是领导，也要接受检查。”“Ｎ不Ｎ”在偏

正复句中用作了偏句。

４　“不＋Ｎ”格式的认知解释
４．１　体现语言象似性

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认为，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，句法本质上和词汇一样是个约定俗成的象征系统，因而
句法的分析不能脱离语义，而对语义的描写不仅需要语言知识，还需要语言之外的其它知识———百科知

识［１０］。人们认识事物的顺序是从大到小，从整体到部分，这在上述格式中也有所反映，如：

（２５）妈妈，我想吃饺子。
不年不节的，吃什么饺子！

例中的“年”比“节”大，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。人们认识空间的顺序在这类格式

中也有所反映，人们一般是按照东南西北的空间顺序来排列的，因此在这类格式中就有“不南不北”的

说法。

封建社会以来，重男轻女的观点一直在人们的头脑中有所遗留，因此表现在这类格式中就有了“不

男不女”的用法。即重男，男性在前；轻女，女性在后，而不是倒过来。

从时间的认知上看，时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，表现在这类格式中就有了“不古不今”的说法 。

人对事物的认识一般是从实到虚，例如“人不人，鬼不鬼”。还有由主及次，例如“官不官，民不民”，

体现中国旧社会官本位思想中官主民次的观念。

４．２　体现语言主观性
沈家煊认为，语言具有主观性的特性。主观性（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）是指话语当中所包含的说话人或多或

少的自我表现成分［１１］。也就是说，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、态度和情感，

从而在话语当中留下自我的印记。上述格式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，含有说话人的主观评价，反映说话人

的态度和情感。如“什么教授不教授的”，则表明说话人的责备。“人不人，鬼不鬼的”多用于形容人物

形象被损坏得不成样子，表明说话人的挖苦、揶揄义。“不男不女”则形容某些人打扮另类，看了使人生

厌。这些言语均体现了说话人的主观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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